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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对女人没有满足的时候，更没有

从一而终的习惯，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丢

一个。奇怪的是万连副这一次竟例了外，有

了雍错，他还真的收了心，走在外面很少向

其他女人瞟一眼，一个心眼儿迷着雍错。真

是天生万物，一物降一物，那一把钥匙配那

一把锁。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如果雍错能与

他终身相伴，万连副也一定是浪子回心了。

“不，你放开我，你不要挨着我。”女土

司拒绝杨泽贤来扶她，可她却浑身无力，身

不由自主。

杨泽贤说：“女土司你别动，你再歇歇

吧，一会儿就会好的。”

这时扎西泽仁突然出现在门口，原来

是章镇中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人叫来

了扎西泽仁。

杨泽贤和女土司看见扎西泽仁就喊：

“扎西泽仁！”

扎西泽仁看见女土司竟然在杨泽贤床

上，而且被杨泽贤扶着，本来刚才一听见章镇

中说女土司睡在杨泽贤床上就是一肚子气，

现在还看见杨泽贤扶着女土司，更是火上浇

油，嘴里“哼”了一声，掉头就走。

憋了一肚子气的女土司，这时看见扎西

泽仁竟然不理她，心中说不出的气和痛，猛

地摔开杨泽贤的手，从床上站了起来，看着

杨泽贤说：“你们刚才是在酒里给我放了什

么药？你说是不是你把我弄到这里来的。”

杨泽贤赶紧说“没有的事，刚才我不在

场，等我赶到，勤务兵都把你弄到了这儿，

不信你就问雍错吧，”

雍错说：“我也不知道土司是怎么样到

这里的，我来时土司早躺在这儿了。”

女土司愤怒地说：“杨团长，我还以为

你是一个好人，原来你也是一个卑鄙小人，

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不择手段，我算是看

透你了，你是真正的魔鬼。”

“女土司，这是误会，完全的误会。”杨

择贤说。

“误会，什么误会，你们骗我到团部开

会，在酒里给我下药，这是误会吗？你一直

不露面，等我昏迷过去又把我弄到你房里，

这也是误会吗？”

“这，这，这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女土司

你要相信我，我杨泽贤绝不会做出对不起

你的事来，真的，女土司，我可以对天发

誓。”

“对天发誓，你欺骗了我还想欺骗菩萨

吗，你要遭报应的，你这样的人连牛和狗也

不如！”

杨泽贤知道今天这事就是一身是嘴也

说不清了。他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

女土司看，他想说这事完全是章镇中的主

意，他想说他原来就不同意这么做，他想说

是他给刘主席发了电报才使女土司安然无

恙。可他能这样说么？就是说出来女土司会

相信么？这世上，有许多的误会是永难澄清

的呀。

女土司喊了声：“雍错，走。”一甩袖子

愤然朝门外走去。杨泽贤紧跟在后面。到了

坝子里，雍错牵过马想扶女土司上马，女土

司一挥手撇开她，怒气冲冲上了马背。雍错

牵过自己的马，正准备上马，万连副居然走

了过来，雍错一挥马鞭说：“走开。”万连副

倒退两步，鞭梢差点带飞了他的军帽。

杨泽贤说：“女土司走好。”

格桑曲珍连鼻子里也没有透一丝气，

扬鞭打马离去。

杨泽贤看着女土司离去，心里说不出

的冤屈，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了一个什

么角色，旅长算是得罪了，章旅长的脾气他

是知道的，以后要与他相处也许会有不少

麻烦；对女土司爱情的失败，有负军长重

望，军长那边也不会有好感；至于格桑曲珍

更是误会极深，要想对她讲清事实真象，得

到她的谅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本想作一

个好人，结果是几头不讨好，倒是作一个坏

人还有所收获，现在他才知道原来这世上

的事都是一本糊涂账。

女土司又怒又恨回到官寨，倒床便睡。

她拉过毯子蒙住头，却一点也睡不着，她诅

咒章镇中是一条狗，更痛恨杨泽贤人面兽

心。原来她对杨泽贤的印象不错，没有想到

他却使出这样毒辣的手段；她又想到扎西

泽仁，见了她掉头就走，在危难时刻一点也

不管她，连一声安慰的话也没有，这人世上

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情感，原来这些男人

们都是靠不住的！平素我怎样待他们的？来

到我的官寨，都是座上客，打麻将，讲笑话，

到草地上去打猎，哪一次我不是彬彬有礼

地接待他们，杨泽贤坏就不说了，可你扎西

泽仁为什么也会这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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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蔷薇跟木香花，都是木本藤蔓小植物，枝叶颜

色一致，叶片的大小、长相同一，全身均生满了坚硬

锐利的尖刺，稍不留神，尽会被扎。

为了简便，山乡居民笼统地管它们叫野刺藤，它

们开的花，不管开白花还是开红花，一股脑儿都被称

为刺花，大家根本没有那份闲心去区分它们姓甚名

谁。再说，对山乡人家来说，辨认它们的意义也实在

不大。漫山遍野的丛林中，植物茂盛，藤蔓多得妨碍

人畜走路，妨碍人们从事山野活动与田间劳作，不全

面清除它们也就是最大的手下留情了。大家也很少

有闲工夫从田野中去移栽几株，植入家院外，扎成篱

笆，编制成一道好看的植物花墙，心中的“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被日常众多的繁务杂

事所冲淡。人们对野蔷薇和木香花，已经审美疲劳，

见惯不惊，对碍手碍脚的草木只要不十分厌恶，就已

经是心怀慈悲了。大概也许，只有城里人见的植物

少，觉得稀奇，可能会请进花园甚至家里，精心培育，

晾晒着它们的俏模样，拓展居室空间，畅想辽阔的山

居生活。

我关心田园庄稼长势的确少了一些，子曰：“吾

不如老农。”而关心野生植物的枯荣则多了一点儿，

只要野蔷薇之类在山间野地长得风起云涌，青绿一

遍，甚为欣喜，实与村民的心理恰恰相左。

当木香花怒放于山坡的时候，野蔷薇正低眉含

首于山野深处，谁都会忽略它的踪迹，它甚至装出一

副凄楚可怜的模样，在二三月料峭的春寒里，看似瑟

缩发抖的样儿，如蜗牛爬行似的柔缓地生长。其植株

矮小柔弱，唯一能让我辨认出它的——野蔷薇的花

苞，也迟迟地隐忍不发，遮人耳目，它在那密织纠葛

的藤蔓间决不愿意显山露水。于此，当你细心揣摩木

香花的时候，匍匐着拍照，细心地观察木香花的外貌

特征，享受其清纯素洁的娇美，就是野蔷薇生长在木

香花的近旁，也很难发现和想到，那植株矮小的绿汪

汪的一丛丛，就是蓄势待发的野蔷薇。

野蔷薇北方分布广泛，耐寒，南方相对稀少，但

在长江流域的菜子河两岸，待它的花一开，才看见到

处都有着它的身姿。仲春未开花时，从野蔷薇的枝叶

看去，那绝对会误认为是一丛一丛的木香花，谁也会

无可辩驳地肯定。它让我做了一道简单的二选一的

选择题，我却没有选中。它的确让我眼拙。它混淆视

听到如此程度，而看着它静默、谦和而花容又粉艳嘟

嘟的神态，我实在无法跳起来与它展开一场旷世辩

论，可能它面对我幼稚可笑的躁动，只会是轻盈地还

以嫣然一笑，它携带着千百朵绽放的鲜花，娇艳诱

人，不便也不会与我应招对质的。

早春的野蔷薇就是那样，深藏不露，一副受到春

寒和同类合伙打压的无辜形象，赢得了我深深地怜

惜。四月中下旬，当木香花开始花容渐失、纷纷凋零

而结实挂果的时候，野蔷薇从大地上一下子冒了出

来，一丛丛，粉艳艳的花朵开遍了田边地坡，气象万

千，千姿百态，尽显媚妩。黄鹌菜的黄花虽亦漫野，火

棘花正粉白迷人，但一时，山坡的野蔷薇，居然成了

百花中的佼佼者，艳袭广袤的原野。

野蔷薇全身长满了尖刺，藤蔓长度最长不过三

米，比能够蔓生十余米外的木香花短小多了。其花骨

朵儿最耐看，欲开未开之时，花苞含着一抹儿鲜红，

灿如云霞，恍若处子初施脂粉。只要开花的时间一

到，野蔷薇就会当仁不让，呈现繁花似锦的盛景，谁

也难以抑制它那朝气蓬勃的态势，即使是倒春寒来

袭。刚开的花朵，花瓣淡红，花蕊金黄，开圆后的三五

天外，花蕊逐渐干涸枯败，一些花瓣也失去血色，褪

为煞白，直至花瓣飘落，枯萎凋零。看见野蔷薇纷纷

地花开花落，即使修炼得极为达观淡泊的人，只要稍

不留神，心性微微一摇摆，也难免没有枯荣变幻、韶

光易逝之叹：春光虽好，却总是行色匆匆——野蔷薇

吹响了春天即将撤退的号角。

穿行于季春的丛林，嫩绿的百草淹没膝盖，裹挟

着草木香味的微风，从我脸颊一阵又一阵地吹拂过

去，绿茵如海，轻摇浮动，恍如编织着一个荡漾的梦

幻世界，我置身于浩瀚邈远的幻境之中，穿越其间，

仿佛闯入了完全陌生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时空。而野

蔷薇的万花，以娇艳的绚烂色彩反复提醒，牵引我回

归到现实之中。一平方厘米大小、椭圆形绿叶，每一

片叶子里，都藏着无数的微型工厂，每一个工厂里都

活跃着数不清的更微小的车间。

夏至之时，花期结束，至十月小阳春，野蔷薇又

能花开遍野，这是木香花所没有的本领，木香花只在

三四月间开花。而初春展叶时，木香花新发的嫩枝嫩

芽，在旧枝条之上，铺满一层斑斓，绯红似锦，配以花

的晶莹、素洁、淡雅，这是野蔷薇难以达到的境界。野

蔷薇的枝叶皆为绿色，只有浅绿与深绿之分，新枝嫩

芽为浅绿，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转为深绿，其花桃红俏

丽，这种情态又让木香花稍逊风骚。

很多时候，当你不在意有些植物的时候，它好像

在你的意识之外，显得特别地稀少，而当你认真去野

外观察考究它的时候，它在大地上显得越来越多，好

像突然一下从地面上冒了出来，似乎形成了水漫金

山之势。意识参与进去的世界，恍惚就会有如此不一

样的呈现。对野蔷薇的关注与否，我似乎就获得过这

样的经验。我总是错误地认为，南方野蔷薇的数量比

北方稀少。事实上，当野蔷薇粉红的花朵一开，随便

去野地里逛一逛，稍加注意，野蔷薇便显露了真容，

多如牛毛，让人眼前一亮。

一株植物过世了，谁也不会记起，就像远古的一

位皇帝驾崩，连怀念与记住他们的人也逐渐不在，杳

无踪迹。一切皆可能地烟消云散。我对野蔷薇就有如

此的默然态度，它离我的思维既遥远又临近。

我没有找到与万物沟通的切入点，也没有找到

叙述万物的准确话语，我被我所期望的一套语言所

严重困惑与惊扰。就如同一座城市与乡村，它只是存

在于我的梦里，即使我身陷其中。我只是从一个房间

进入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圈进入另一个圈，总是被圈

定，我无能遨游于物外。野蔷薇没有这样的盲从，看

似无序，枝头沿着风的方向与风的形状杂乱丛生，在

大地的精心安排里，在风中雨里也保持永远的静默，

我仿佛看明白：静默是野蔷薇一生使用不完的语言。

人可以行走，并且可以制造各种工具帮助行走，野蔷

薇不能行走，踩在原点，享受日光浴，进行光合作用，

开花，伸展翠绿的四肢，谦卑而深深地静默着。在广

阔茂密的森林里，默坐于野蔷薇的身边，我感觉到一

种能够抓得住的大地赋予的瓷实。

油菜、麦子走向黄熟，原野绿暗红淡，春天准备

宣告结束，却仍然是广大动植物界继续沉浸在恋爱

里的时光，荷尔蒙的馨香在丛林间弥漫，拐拐阳和四

声杜鹃以充满激情的呼唤，斑鸠以浑厚的鸣声，一声

盖过一声，把春山抬空，幻化出一个空灵的山川，而

野蔷薇吐出花朵的粉艳色彩，又夯实了这个难以说

透的世界，让暮春的大地显得特别地深厚沉稳。

我不必思考，是我主动去打动这个世界好呢，还

是这个世界来打动我好。宇宙就是一个大房间，居住

着人、星系以及我们还看不见的物质。我只是想有一

间像野蔷薇杂乱丛生似的小房间，枝叶横呈，有着无

边的凌乱生长，也不必枉费心机地用闲时间去打理，

随其自然，任由野蔷薇叶缘浅裂的小叶片，肆无忌惮

地全面覆盖着，呈现野蔷薇深居山野时同样的干净

与静美，默坐其中，并能让我看见，其蔚蓝如水的叶

缘波纹，璀璨如河汉的花色，浅浅的，像梦一样，微微

荡漾着整个房间里的多重世界。

野蔷薇跟木香花的外貌

没有什么区别，要一眼认出

它们各自为谁，对我而言，的

确有些难度。它们像两个同

卵双胞胎姊妹，相貌、头发、

胖瘦、肤色深浅、衣着完全一

样，我无从辨认谁是姐谁是

妹。仿佛它们像空中结伴展

翅飞翔的两只小鸟，我很难

分辨出它们到底谁是谁。


